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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东南亚某城是华人聚居区，城市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华人。

天宁寺外的柏油路在路灯下灰白冷冽，还有不少站街女在附近的巷子里

徘徊，站在梧桐树遮蔽的阴影里，望着巷子口，盼望着那些寂寞的男人不要

被这鬼天气坏了兴致。即使天宁寺路没被十多辆警车封锁住，在这样的鬼寒

天气里，这条巷子里的生意也清淡了许多。

两个女人在树下背着风抽烟，细长的烟头在黑影下时明时灭，隐约映出

两张脂粉浓艳的年轻面孔。她俩穿着红色的长羽绒衫，细声地说着话：“你

说那当兵的不会找当小姐的麻烦吧？”

“杀起人来，谁顾得了那么多？黄昏时寺店街还没给封锁，我赶巧经过

那里看到热闹，那人的眼睛从窗帘后露出过几秒钟，绝对是杀人的眼神。你

说他要杀起人来，还管你是不是小姐？”

“我还是不信他会滥杀无辜，听说他只是想在曼谷皇宫劫持警察局的那

伙人，要警察局给他一个说法。”

“谁晓得！他也是被逼急了，偏偏选择在那地方将那几个黑皮狗劫持住，

你知道为什么吗？”

“……”

“那个人，听说之前当过几年兵，前段时间夜里骑车回住处，路边有个

女孩子说她崴了脚，就好心载她去诊所，被治安队揪住了，说他们是在卖淫

嫖娼！那女孩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帮着治安队在路上钓鱼。当兵的死活不

认。死活不认也不行，当时拍了照的，给拘留了十五天，通知家人交了罚款。

那当兵的认死理，去警察局要说法。当兵的听说是移民过来的，也只是个三

等公民，你说警察局能给他说法？这当兵的一发狠，大概也是候了好些天，

将当时逮他的那几个治安队员还有牵头的警察都堵在曼谷皇宫里。你说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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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将那个小姐也恨上？”

“啊？”

“你说那些混球也真是孬，可能是弄过小姐后手脚都软了，七个人给困

在里面，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刺破寒冷的夜，这边人心脏不由得抽了一下。

“开枪了！开枪了！”藏在巷子阴影里的站街女一起拥到巷子口，有些

喜欢看热闹的，撒腿往枪响的地方跑去。跑到近处，都是警戒线外的围观人群，

还看到那些围观的华人在对警察咆哮：“为什么要开枪！他都将刀丢出来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开枪！”

“三等公民就没有人权吗？”

“……”赶过来的站街女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当兵的被打死了！”有个当地的金发鬼佬穿着青灰色西裤被警察贴身

保护着从里面撤出来，他的裤裆那里颜色有一块是深的，边跑边说，“第一

枪是窗子外打进来的，奔当兵的心脏打，可能打偏了，当兵的没有死！解救

人质的警察冲进去，那当兵的知道警察不会让他活，就开始杀人，手里空空，

什么都没有，就掐喉管，喉管一掐脆响一声就断。冲进去的警察都看傻眼了，

看到他连杀两人，才回过神来要开枪！那当兵的近距离连中七八枪，又杀了

两人，才倒在地上，倒地后还反手掐断一个人的喉管。冲进去的警察直到将

子弹打光了，才敢停手。当兵的临咽气还朝冲进来解救人质的警察说‘冤有

头债有主，我不乱杀人’。他妈的！简直就是煞星，身中数枪还徒手杀五人，

一定是特种兵出身！日，听说他退伍后移民过来有两年了，功夫有些生，日！”



卷一 山海盗



第一章

梦里梦外惊魂

冰冷的雨，白天猛烈地向大地倾泻，黄昏时才收住雨势，还有些雨沫子

飘下来。

整个崇观八年的秋天，江东维扬府白沙县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豪雨。

无数民宅在暴雨中坍塌，县城街道上的积水都可以行船了，九月上旬就

连县城南城墙也被暴雨冲塌一段，露出恁大丑陋的豁口。这两天，撕开口子

似的苍天略收住雨势，让白沙县稍能喘息。

救灾营设在城外河堤内的坟头山上。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官员，头戴乌

纱冠，身着青色团领官袍，也不顾脚下道路泥泞，朝救灾营走去。

青年官员是维扬府知府董原，素有威名，民众尊称他为府君。董原本是

东闽北部的仙霞县主簿，晋安府奢家叛乱横扫东闽时，原仙霞知县只想着献

城投敌，董原邀集衙役县民将知县关起来，闭城坚守，堵住叛军往北侵入浙

西境内的道路。奢家叛军围城月余，见强攻不下也就撤围而去。董原后在江

宁兵部尚书、东闽总督李卓帐下任职，屡立战功。东闽奢家叛乱祸起多年也

难以彻底平定，朝廷与负责东南平叛的李卓都有了招抚奢家的心思。董原与

众人意见不相投，遂离开军营重归文职，今年春季调入维扬府任知府。

董原走得急，白沙县知县丁知儒与董原在东闽的同僚高宗庭落后半步

跟着。

“知儒，江宁调拨的第二批粮食何时能到？”董原问道。维扬府不只白

沙一县受灾，救灾赈济所需的钱粮要从留京江宁调拨。

本朝太祖在江宁奠定基业，遂以江宁为都城；太宗时为抵御北方的东胡

等异族，迁都燕京府，以江宁为留京。江宁仍保留六部、国子监、翰林学士

院等中枢机构，名义上与燕京六部、三院等是同级别，实权却远远不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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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祖之墓昭陵在江宁，世人又将所委任江宁的闲散官员称为守陵官。即使

如此，江宁府两百多年来一直都是帝国南方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中心。

丁知儒说道：“刚接到快马传信，赈灾粮昨夜已经开始装船，今天晌午

就应发船，明晨应能运抵此地。”

“好。灾亡情况怎样？”

“境内河道多年失修，暴雨倾盆，连日来都能接到溃堤文书，这几日雨

势虽歇，涝洪未泄，伤亡怕是不会低于万人。怕就怕白水河跟外面的扬子江

水位一时半会儿降不下去，大堤又非固若金汤——现在就怕这个。”

董原沉默片刻，恨恨地说道：“贼，承平多年却不知居安思危，白沙诸县

是水灾，海陵、崇州等地是海潮回灌，又有海盗趁乱上岸来凑热闹，现在竟

连崇州县城里的县学都给劫了……”说了这些烦心事，董原忍不住要在下属

跟故交面前唉声叹气，吩咐丁知儒修堤的事情，“这时修堤也来不及，只能

等到冬后——险堤多派些人手盯着。这边安置不了的灾民都疏散去维扬城。”

“遵命。”

三人边议救灾事边往山顶走去，那边有座亭子，可远眺白水河。这会儿，

一缕袅若轻烟的琴音从渡口方向传来，四下的喧闹似乎因这突如其来的琴声

陡然安静了许多。

董原循着琴音往山脚下望去，几叶轻舟系在堤外，中间一艘彩饰画舫尤

为显眼，琴音似从画舫中传出来，缈如天籁。许多衣衫褴褛的灾民都坐在石

驳子河堤上听着琴音入迷。驻足听了片刻，董原眉头微皱问道：“谁在弹琴？”

“江宁名妓苏湄在这里停船已有多日了。”丁知儒禀道。

“她不在江宁，在这里做什么？”董原听过苏湄的艳名，晓得她是江宁

城里有名的歌姬，美艳又多有才艺，在江宁颇受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追捧，

心里奇怪她这时候怎么会离开江宁，出现在维扬府境。

“杜荣返乡为其老父办六十大寿，邀苏湄同行回维扬助兴。”丁知儒道。

听到杜荣这名字，董原鼻翼微微舒张，喘着粗气，神色间似对此人颇为

不屑。

高宗庭说道：“奢家有意归附，除了燕京，留京这边也有许多人替奢家

活动造势，杜荣便是其中一人。有人举报杜荣私通海盗，李帅也坐视不管。”

丁知儒望向别处，他一个小小知县可不敢妄议朝政，董原是有名的臭脾

气，跟江宁兵部尚书、东闽总督李卓也敢拍案对骂。大概是李卓赏识他的才

能，即使心里对其人不喜欢，也只是从眼皮子底下调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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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原冷哼一声：“这几年东海盗匪成灾，跟奢家脱不了干系。这些年来

要没有海盗助纣为虐，李帅早就扫平了东闽，何苦行这苟且之事？”

“只怕奢家归附之后，更会养寇自重。”高宗庭唉道，“我来维扬前，在

江宁小住了几日，西溪学社的士子也公开赞同奢家请降的事情，看来朝中跟

李帅招抚的心思已笃定了。”

“这些书呆子，自诩风流名士，却只知道耍嘴皮子！”董原嘴里十分不

客气，语气却也有些无可奈何。

书呆子？丁知儒眼睛乜斜着看向堤外的画舫，西溪学社哪里只是一群只

耍嘴舌功夫的书呆子那么简单？见董原眼睛看向自己，丁知儒不想接他与高

宗庭的话题，便笑说其他事：“苏湄过白沙县，见水患严重，灾民可怜，从

维扬回来就将船停靠在河堤外献艺，县里有钱人可以上船听琴听歌听戏，所

得的钱物都捐给灾民；杜荣也凑兴致，允诺苏湄在白沙献艺十日，他便捐银

千两——这已经是第八天了。”见董原望着画舫的方向，便讨好道，“府君若

有听琴的雅兴，我可派人将苏湄姑娘请上岸来以助酒兴。”

董原摇头道：“灾民遍野，我等在高堂雅室饮酒听琴，成何体统？”

丁知儒见董原神色并不坚决，说道：“望府君不要见怪，我实则想恳请

府君嘉奖苏湄的赈灾义举。”见董原没有吭声就掉头跟高宗庭先下山去，心

里一笑：美人儿谁不喜欢？看见一名皂衣衙差站在不远处，便招手让他过来，

吩咐衙差去请苏湄晚宴上陪酒助兴。

皂衣衙差是个宽眉眯眼的矮胖汉子，他领了差遣，下山朝河堤走过来。

原先的渡口早就被河水淹没，江堤外用打进河滩的立柱跟平铺的松木搭

了一座简易码头，这时候也有小半浸在水里。皂衣衙差刚跳上乌篷船头，一

个青衣小厮从船舱里钻出来，吓了皂衣衙差一跳，骂道：“做鬼啊，突然蹿

出来！你家那个废物少爷死而复活，把请来的殓婆都吓瘫在床，狗日的，你

还想要吓死爷不成？”随后朝里面喊道，“小蛮姑娘，是否方便请苏小姐说话？”

画舫的花窗打开，露出一张白莹如玉的小脸来，看着皂衣衙差没有说话，

倒是个年约五十的清瘦老者从后面绕到船头来，问皂衣衙差：“郑十爷寻苏

姑娘有什么话说？”

“傅爷挤对我呢？”皂衣衙差拱拱手。他姓郑，名十，别人唤他郑十爷，

他也坦然受之。傅爷是画舫礼聘的护卫，名叫傅青河。苏湄刚在这河堤外停

船时，郑十亲眼看见县里十多名地痞流氓上船闹事被他两个徒弟三拳两脚地

踢下河去。这两天县里都传闻傅青河在江宁是有名的武师，原先在江宁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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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一家武馆，因故破落了，带着几个徒弟在娼门寄食当了护卫。

郑十在傅青河面前不敢托大，只说道，“府君董原大人正在县中，对苏

小姐的义举甚是……甚……就是那个服气，有意办桌宴席酬……相谢，断不

是只请苏姑娘过去陪花酒的。”郑十努力将丁知儒文绉绉的原话复述出来，

只是下山上堤这会儿忘掉一些，自觉话说得干巴巴的。

“烦请郑十爷稍等片刻，苏姑娘在收拾琴具。”傅青河眉头微蹙，先将

郑十晾在一边，转头又问站在乌篷船头的青衣小厮，“你家林公子身体状况

如何？”

“身体倒无大碍，只是整天坐在那里发呆，似丢了魂魄一般，也不出来

见人。”青衣小厮漫不经心地回道，语气里对林公子也没有十分的尊敬。

傅青河笑了笑，说道：“你求郑十爷到城里看看有没有能收惊的郎中，

害林公子这样，苏姑娘也十分过意不去。”

“他自己要落入水里去，关苏姑娘什么事，这两天还幸亏苏姑娘帮衬。”

青衣小厮说道，“幸亏没死，若能保着他平平安安地回去，我就算是交了差事，

不然我回去少不得给剥层皮下来。”

这两人嘴里说的林公子正坐在乌篷船舱里，船舱狭小，光线昏暗，他

的脸色略有些苍白，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书生。他是东阳府石梁县大族

林家的子弟林缚，初秋赶到留京江宁参加乡试，放榜时虽说勉强挤入榜尾，

却也是整个江东三千参考士子里的幸运儿。他这样的幸运儿，江东十一府

八十六县三年也就只有一百五十几个。

乡试放榜次日，依惯例地方上的官员要举办鹿鸣宴为乡试新科举人庆祝。

这年头风气靡靡，鹿鸣宴也会邀三五名歌姬助兴。林缚在鹿鸣宴上初识江宁

名妓苏湄就惊为天人，沉迷于苏湄的丰润艳色无法自拔。放榜后林缚专为苏

湄在江宁停留了半个月，苏湄被江宁豪商杜荣请来维扬老家为他老父六十大

寿私宴唱曲助兴，林缚也不知分寸地雇了一叶轻舟，带着随从跟了过来。前

些天夜里想爬到乌篷船顶偷看苏湄弹琴，不料失足落下水，被救上来时已经

停止了呼吸。本来已经做了溺死鬼，想不到的是，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又悠悠

醒来，将请来的殓婆吓了个半死。

林缚坐在船舱里，此时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另一个、完全不应该属于这

个世界的人，有着另外一个名字——谭纵。

就像是一场醒来也无法摆脱的梦——梦中的自己叫谭纵，当了几年兵退

伍回家又跟着家人移民到海外。那几乎是座华人城市，与国内没有什么区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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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被当成三等公民也没有什么不习惯。自己在一家餐厅当帮工，还处了个

相亲认识的对象，要不是那天夜里好心想将路上遇到的那个自称崴脚的女孩

送去医院，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事情。

谭纵没想到女孩是地方治安队放出来钓鱼的钩子，被拘留了十五天最终

还要交罚款。他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要惹什么事情，罚款交了，工作丢了，对

象也飞了，比起那些在秘密任务中死去的战友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偏偏他

老子性子直拗暴躁，忍不下这口气，被人拿这事讥笑了几句吵不过就跟人动

手打起来，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折了脖子，送到医院没扛过两天就过世

了。谭纵这才觉得此事若不讨个说法就对不起他失足摔死的老子。

多次申诉都没人搭理，谭纵这才下了狠心，候着一个机会到那家名叫曼

谷皇宫的洗浴中心里，将当初钓鱼诬陷他的那几个治安队员跟牵头的警员劫

持住，希望能借媒体揭穿事情真伪讨个说法。他自以为计划周全，与警方派

出的谈判专家谈妥条件后就将剔骨刀丢出窗外，想结束那场闹剧，却完全低

估了这些狗日的警察心黑手狠，根本就容不得他活。趁他放弃抵抗，放松警

惕时，外面的狙击手就开了枪，守候在门外的警察也踹门冲进去。他都不清

楚有没有将最后那个警察的喉管捏碎，身上连中了七八枪，手里的力气也用

尽了，可能没有杀死那个狗日的，真有些可惜了……

梦虽荒诞，但却真实，似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活过一遭，劫持警察

又中弹死去而灵魂意外进入这个叫林缚的青年身体里——林缚应该已经掉进

白水河里淹死了，他们救上来的是另外一个人。

过于真实的感受令人匪夷所思：假若身体里是那个谭纵的灵魂，偏偏又

没有抹掉林缚的记忆；假若只是一场怪诞的梦，却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就像

是换了一个脑子，换了一个人——七天前，他不会水性，落水就像秤砣一样

直往下沉；这时候要不是怕惊吓到别人，他真想跳下水试一试水性。

“还是烦请傅爷告诉苏姑娘一声，丁大人等着回信呢！”郑十在船头催

促傅青河。

外面的说话声，林缚在船舱里听得一清二楚，心想这狗日的白沙知县丁

知儒想着讨好顶头上司还真能找借口。

过了片刻，舱外传来一个轻柔娇腻的女子声音：“烦郑十爷转告丁知县

董府君，苏湄在这里停船十日献艺乞资助捐，是当众开口许了诺的。现在才

第八日，硬是断了今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小女子身在贱籍，也

不想轻易毁诺，还想请丁知县董府君多谅解——丁知县董府君若有雅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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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在舫中煮酒相待，或者等苏湄兑现过了十天的诺言，再上岸向二位大人赔

罪去。苏湄写了一张便条，请郑十爷转交给二位大人即可。”一番话涓滴不

漏地拒绝了个干净。

“那我就回禀丁知县去了。”

听着船头的脚步声，林缚心想郑十是知难而退了。过了片刻，又听见苏

湄在外面开口问：“赵能兄弟，你家林公子身体恢复如何？要不要再请郎中

抓两帖药？”

听着这声音，林缚眼前浮现出一张容颜清丽、风情迷人的面容来——

苏湄十四岁在江宁笈子巷开馆献艺就有清艳之名，艳名远播的她此时还不满

十九岁——心想：要是在后世，她这样年纪的少女还是个不谙世事人情，享

受家人与男朋友宠爱的娇娇女，此时的苏湄却辛苦地周旋于权贵之间，勉强

保持出淤泥而不染。

此时不染，不等于永远不染，这跟群狼眼睛都盯着一块肥肉，这块肥肉

只能暂时安全的道理一样。难道这块肥肉还真的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成？

林缚头脑冷静地考虑着苏湄的事情，越发肯定自己只是保留了身体的记

忆，对苏湄再没有那种烧昏头似的迷恋。心想之前的他还真是烧昏了头，不

知好歹，即使乡试考中举人，在林家的处境会有些好转，也只是林家庶支子

弟的身份，就算能得个一官半职，也只能当个地方末等小吏。江宁城里对苏

湄觊觎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不晓得有多少，此次邀苏湄来维扬的杜荣都不

能算个大角色，他林缚又有何资格博得名满江淮的苏湄的欢心？再说了，苏

湄对此次乡试高中第一名的解元陈明辙青睐有加，只怕私下里已有定情，完

全没有半点心思放在他林缚的身上。

既然对苏湄没有了迷恋，林缚自然就能想明白不该跟这样的女子有瓜葛。

不管自己是林缚还是谭纵，都算是重新活了一回，可不能白白糟蹋了这个机

会。林缚打定主意明日就离开白沙县，要好好规划一下今后的人生，既不能

像林缚那么懦弱而浑浑噩噩地活着，也不能像谭纵挣扎在底层被鱼肉而没有

反抗之力。

“林缚少爷，”青衣小厮推门进了舱室，手里端着一碗药汤，“你该喝药了，

船家一会儿就熬好粥，苏姑娘也让人送了半只乌骨鸡过来说是给你滋补身子，

我让船家放粥里一起熬了，等吃过粥你就好好休息，不要再干坐着一熬就是一

整夜了；好不容易逃过一劫，你再瘦脱了形，回去七夫人肯定要怨我照顾不周。”

听着随从赵能的称呼，林缚打了个激灵，心里暗道：是啊，不要再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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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林缚还是谭纵的问题了，即使有再大的不情愿，自己在这个世界只能以

林缚的身份活着。他下意识地将药碗接过来，一气喝进肚子里，又喝了一口

茶将嘴里的苦味漱去，这才看了赵能一眼，说道：“我知道了。”

邻船又传来一阵袅袅不绝的琴声，距今晚开舫献艺还有些时间，苏湄已

经在画舫里开始调琴了。

林缚无暇去听，船舱里挂着一柄剑，他持剑做了几个劈砍刺击动作。他

从来没有用过剑，也用不惯，真要用武力杀人，感觉还不如二三十公分长的

剔骨刀趁手。他这几天偷看过傅青河教他的两个徒弟在画舫的船尾练武，格

斗搏击的架势与他记忆中的后世相仿，实际上还不及后世的简洁实用。林缚

判断要是自己体力能跟上的话，就算现在正面对抗傅青河那两个徒弟也没有

什么问题。

他虽说是江东郡东阳府大族林家子弟，却只是普通的旁支子弟，父母也

早亡。林缚过世的母亲曾是林家家主林庭训七姨太太顾盈袖母亲的伺候丫鬟，

也是顾盈袖的奶娘。在顾盈袖嫁给林庭训当七姨太太之后，林缚因这层关系

能受到本家的照顾。虽说不需要再像以往那么辛苦，可还是需要干力气活维

持生计——也是他考中秀才之后，才有资格从家族里领取少量的月银专心读

书；随行的仆从赵能，还是他赴考之时，七姨太太顾盈袖支使过来照顾他的。

想到七夫人顾盈袖，林缚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顾盈袖只比他大七岁，他

俩都是他娘亲一手带大的，要不是顾盈袖家道中落，给当时已经年逾五旬的

林庭训做了小妾，林缚只怕此时还会唤她盈袖姐姐。林缚第一次春梦就是顾

盈袖入梦，这也让生性懦弱又畏惧礼法的林缚此后极怕与顾盈袖见面。另一

方面，顾盈袖在嫁给林庭训之前性子柔弱温顺，嫁给林庭训为妾后，性子却

变得极为坚强，甚至超越妻妾的本分强势插手家族事务，这让生性懦弱的林

缚自然更觉得在顾盈袖面前抬不起头来。

苏湄比顾盈袖更加明艳清丽，也有三四分相似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林缚

初见苏湄就深陷迷恋、无法自拔的原因吧。

林缚微微摇头叹息，前世的谭纵因为一个帮警察钓鱼的妓女搞得中弹身

亡，这辈子的林缚又迷恋一个乐籍歌姬，这他娘的算怎么回事啊？还不如回

家勾引年轻貌美的七夫人有出息。

“我家少爷让我多谢你家姑娘呢。”这时外面传来赵能跟别人的说话声。

“有心感谢的话，还不如快从眼前消失呢；真要让一个举人老爷淹死，

我家小姐回江宁指不定会给人家的唾沫星子淹死，你也要多劝劝你家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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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清脆稚嫩的声音，林缚听得出她是苏湄的贴身侍女小蛮——十四岁的小

萝莉，实在没有给人可爱的感觉。

“他考中举人后，脾气就见长了，又怎么是我这个下人能劝动的？”赵

能语气里倒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满。

赵能是林家的家生子，他赵家三代都给林家当仆人。由于当世严格的人

身依附关系，家生子更能得到主家的信任与重用，林缚在考中秀才之前，在

林家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家生子赵能。

林缚打定主意明天就离开白沙县，让苏湄成为记忆中的过眼云烟，心想

这些天也多受她的照顾，总不能一声不吭就走，再说他不能任赵能这个狗奴

才再在外面指桑骂槐地嚼舌头。

林缚将剑丢在桌上，推开舱门走了出来，见苏湄侍女小蛮正贴着画舫船舷

探出小半个身子跟赵能说话，朝她说道：“请告诉苏姑娘一声，林缚这些天给她

添了不少麻烦，打算明天清晨就轻舟逆水回东阳，这些天也多谢她关心了。”

“呀！”小蛮被林缚突然走出来吓了一跳。

林缚不待小蛮回话，转头就朝赵能瞪了一眼，沉声呵斥道：“少嚼些舌头，

死不了你！什么叫我的脾气见长了？”

一路行来，赵能还没被林缚这样恶语呵斥过，正要发作，却见林缚暮色

里盯他看的冷峻眼神跟以往大不一样，愣了愣，心里终是明白在外面林缚是

主，他是仆。

小蛮脸上也是火辣辣的烫，她知道自己跟赵能在背后乱嚼舌头理亏，心

里想：这没用的软脚虾什么时候有胆教训人了？只说道：“我就告诉我家小姐

知道。”

“麻烦小蛮姑娘了。”林缚拱手作揖，看着小蛮进舱室回禀。

林缚在船头等候回音，赵能心里恼恨又不能袖手离开，黑着脸站在一旁

不吭声。片刻过后，小蛮去而复还，手里拿了个锦帕扎起的小包袱，她倚着

船舷说道：“今天就要开舫了，我家小姐还在沐浴更衣，不便出来跟林公子

辞行，这里有些银锞子以充路资，希望林公子不要推辞。”她声音娇柔地说

着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林缚也不虚伪客套，接过银子，略有些沉手，说道：“请小蛮姑娘转告一声，

林缚谢过苏小姐！”心里想苏湄不愿出来辞行，自然不会是因为她正在沐浴

更衣，大概是不想让自己继续对她心生痴想。

这会儿，一阵“嘚嘚”的马蹄声传来，十几匹高头大马踏着河堤遛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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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转眼便到近处。小蛮眼睛尖，娇声唤道：“杜大官人，今日怎么比往时

早了一刻？我马上唤人将梯子放下来。”

“路上骑了一阵快马，不觉间就早了片刻。”为首的中年人下了马，边应

答边将马交给随从，也不等画舫上的船工将梯子放下来，纵身跳上乌篷船头。

他身手矫健，穿着青襟短袍，嘴唇留着短髭，下颔无须，正是江宁大商人、

庆丰行的大财东——杜荣。

杜荣跳上船才看到林缚站在船头，颇为惊讶地问道：“林公子今天总算

露面了！怎么，也要上舫听听苏姑娘的曲子？”往怀里一摸，又摊开手说道，

“没有碎银子送你，林公子手脚便捷，还是爬到船顶上听曲子吧，小心别再

跌进水里去！”说罢哈哈大笑就搭手纵身跳上画舫。

苏湄为赈灾在这里停船献艺立了个规矩，上舫钱就要十两银子，之后的

打赏钱随意。林缚考中秀才后，每月才能从族里领六钱银子的月钱，十两银

子对普通人家来说绝对是笔巨资。他手里的锦帕小包袱略有些沉手，差不多

有十两银子，可他脸皮再厚，还能拿苏湄赠送的路资当上舫钱不成？

小蛮跟在杜荣身后讨好地说道：“杜大官人不知道，林公子刚刚说了明

早就要离开白沙县，我家姑娘送了些银锞子给他当路资呢。”

“苏小姐理这么个废物做什么？”杜荣压着嗓子，可声音还是清楚地传

进林缚的耳中。

换作以前，林缚即使不敢反唇相讥，也会觉得羞辱难堪，这时的他却没

什么感觉，只是冷静地盯着跳上画舫的杜荣后背看了一眼，又看向那些留在

岸上的杜荣随从。十多名汉子身着短装便靴，腰间或刀或剑，都有武器，有

人将马系到岸柳上，有人跟近岸船家商议到船上借地儿歇脚；还有个汉子蹲

到水边捧水洗脸。林缚赫然看见他的衣襟翻起来露出里面皮甲的一角来，不

由心里一惊：维扬府境内还算太平，就算偶有匪患，杜荣跑过来听个曲儿，

随扈也没必要衣不解甲、严阵以待吧？

这些年来，各地匪患严重，商旅私募护卫，虽说与朝廷制度相违背，各

地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地方上的豪族甚至借口匪患结寨组织乡兵控

制在手里，也不见朝廷能够约束——杜荣毕竟还只是商人身份，十多名护从

都携带兵刃已经违制了，再公然穿甲，真是跋扈到了极点。

林缚心想，外面那些关于杜荣原本是海盗，上岸后贩运私盐发家后才转

做丝绸行生意的传闻多半是真的；他也没有多想，船家将熬好的鸡粥端来，

他接过来进了船舱。



第二章

夜寇为佳人

天色黑了。林缚在船舱里听见有人上船来，掀开帘子，见赵能陪着三个

陌生汉子有说有笑地坐在船头甲板上。三名汉子带着食盒上船来，正往外端

小菜，还有两小坛酒。看见林缚探头，一名汉子说道：“我们掏不起上舫钱，

多谢林公子借地方，一道喝一杯？”

林缚只当赵能自作主张地让人上船，拱手说道：“身体初愈，不能喝酒，

请尊客自便。”

这时候岸上还有人想上船来，那汉子出头拒绝道：“你们上来，给你们

喝酒好，不喝酒好？船头太小，坐不下多少人。”

林缚心想：这汉子怎么在这里充当起主人来了？心里虽然不高兴，但不

想给赵能借外人势的机会，再说他看见其他船好像也有客人带酒菜上船，便

没吭声就退回船舱，随手将舱门闩上。

夜里邻船琴曲传来，听着软软柔柔的曲调，林缚拿了本通史书《春秋通

鉴》，也有些分心看不进去。

虽然只能以林缚的身份活着，还是下意识地将自己当成梦里后世的谭纵，

思考问题犹是如此：除了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近六七百年来都不是他所熟

悉的历史——没有南北朝，也没有隋唐，他对历史细节也不甚熟悉，看《春

秋通鉴》也只知道五胡乱华是一场延续百年的大乱局，五胡乱华后一统天下

的帝国是燕，燕续国仅百年，推翻燕的是陈。

历史已经被涂改得乱七八糟，林缚也只能全盘接受。

时至今日大陈王朝也已灰飞烟灭，本朝太祖元拓本为淮南上阳的元家子

弟，前朝末年乱世，时官拜江东镇抚使的元拓以江宁府为根据地成就帝业，

缔造了大越帝国，迄今已有两百年的时光。太祖元拓初称帝时，建都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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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为抵御北方异族，太宗皇帝迁都到河北燕山府，更名为燕京，又以江宁为留

京，时称南京——这倒跟后世记忆里的南京重合。

林缚乱翻着通史书，对这陌生的历史一时半会儿也理不清楚，因为没有

公元纪年法，史书记载的帝号纪年又有些复杂，只能大致估算此时差不多相

当于宋朝初年。由于经过三个陌生的皇朝统治，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形势都

跟他模糊记忆里的宋朝初年迥然不同……

也不晓得什么时分，听着声音，客人们陆续离舫散去，还听到杜荣在岸

上辞别，率众骑马远去的声音。

上船借地方听曲的那三个汉子兴致未消，继续邀赵能、船家在船头喝酒；

他们也照顾林缚，说笑声颇小。林缚也不是坏他人兴致之人，想着明天还要

赶早放舟远行，就解了衣裳吹灭烛火先上床休息了。

正要入梦间，林缚听着船舱外有些异响。他警觉地坐起来，越听越不对

劲，小心地贴着船舱木板门缝往外看去。一看之下大惊失色，只见先前上船

饮酒的两名汉子站在船头，一人拿刀压在赵能的脖颈上，一人拿刀逼着船家

去将缆绳解开，还有一人不知所踪。

天空秋月明亮，照得白水河渡口亮如白昼。林缚心里大惊，下意识地闪

过一个念头：水匪劫船！可心里却又疑惑，他这艘乌篷船有什么好劫？

乌篷船的缆绳已被解开，正缓慢地离开岸边。林缚隔着门缝看到对面的

那艘渔船也被解开缆绳往河中央漂去，借着月色，看见船头蹲着五六个暗影，

看不清楚谁是船家谁是劫匪。

船舱里门户紧闭，漆黑一片。林缚记得剑就挂在对面的壁上，便小心翼

翼地将衣服扎紧，默算到窗边的距离，脑子里盘算着在黑暗中怎样能以最快

的速度将剑拿到手，然后从木窗翻跳到河里去……不过从门缝里看不到苏湄

画舫的情形，也不清楚这次到底有多少水匪劫船。林缚耐着性子贴身站在门

后，心想：也许要趁乱跳下水才是最好的选择。

林缚还想静待时机，船头那两个汉子却不想给他这个时间。拿刀逼住赵

能的汉子是个络腮胡子，脸上有道贯穿鼻子的伤疤，他问另外一个人：“你

说那个软脚虾醒过来没有，怎么没一点声音？”言语间倒不怕林缚醒过来。

林缚听了暗惊：赵能黄昏时被他训斥了一顿，不应在外人面前再乱嚼舌

头，但这两人似乎对之前的他颇为熟悉？

“软脚虾对那娘儿们一片痴情，发起疯来孰难预料，还是小心为好。”另

一个汉子脸形精瘦，眯眼看向河岸——这时候离岸还不够远，坟头山救灾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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